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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心怡
希望工程和它的老朋友们
� � 1989 年 10 月，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发起希望工程，至今已有 29 年。为探讨
公益初心，致敬中国公益参与者、希望工
程志愿者，前不久，“守住一道光 ，回望来
时路———北大光华益行者之夜”在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全国希望工程
累计接受捐款 140.4 亿元，资助困难学生
574.8 万名，援建希望小学 19,814 所，希望
厨房 5,861 个 ， 援 建 希 望 工 程 图 书 室
29,170 套，培训教师 106,558 名。即将步入
而立之年的希望工程是如何一路走来，让
我们一起听听他的老朋友们讲述他们之
间的故事！

1988 年 5 月 8 日，共青团十
二大结束，5 月 18 日， 团中央接
受我辞去组织部长的职务。

辞职后我觉得下海经商不
自由，就想到了成立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为青少年发展向民间筹
集资金。团中央为我们提供了 10
万块钱、一间办公室，我们用一
个乒乓球台，各办公室弄了一个
椅子就开始工作，希望工程也是
在这里诞生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访谈
中，节目组把我和邱满囤放在一
起进行访谈，而这个邱满囤是卖

老鼠药的，节目里他介绍怎么抓
老鼠， 我介绍怎么做希望工程，
我心里觉得这次访谈很成功，可
结束后底下的大学生拥上去围
着邱满囤签字拍照，没有来找我
的， 我说我做了一个希望工程，
居然不如一个卖老鼠药的，这让
我很受刺激。 随后，我稍微调整
了下，过去一定不要说徐永光什
么的， 一定说团中央青基会，别
人并不知道你是谁， 没有个体，
一个成功的公益事业背后应该
有一个成功的个人，要树立个性
形象。

1994 年，香港《壹周刊》质疑
希望工程资金存在问题，我曾经
和《壹周刊》进行了 6 年的马拉
松官司。 当时，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这样的非盈利慈善机构
去告一个媒体，首要的风险就是
要花钱，如果官司败诉，我不只
要身败名裂， 还将赔偿 2000 万
元。 面对对方律师向我提出的
100 多个问题， 在 8 个小时里我
100%都对峙回去。 之后我拒绝了
对方提出的和解撤诉赔偿，因为
在我的心里， 希望工程的荣誉、
清白，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 � 当年我参与希望工程的时
候，全国有 400 万非常不幸的失
学儿童，我也非常“不幸”，我跟
徐永光是温州老乡，所以他就拉
着我参与到希望工程来。

当时我并不了解希望工程，
徐永光就让我去太行山看一看，
当我从那里回来后就写了一篇

文章《一项工程和四百万失学儿
童》。 从此以后，我迈出双脚，走
进太行山、沂蒙山、西部高原等，
1992 年出版 《托起明天的太
阳———希望工程纪实》。

当时，基金会给我的感觉是
基金会的同志们每天讲的、想的
都是希望工程， 一到了青基会，

就是到了希望工程，虽然希望工
程搞得好，但这些人在生活上待
遇不高，包括徐永光。

而正是因为与徐永光的结
识，让我与希望工程结缘，希望
工程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更
了解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更了
解中国的国情。

� � 与希望工程的结缘在 1991年，
青基会要做希望工程全国百场巡回
义演， 第一场在山东济南演出的效
果不好， 经人推荐把我介绍给了徐
永光，让我来接手希望工程的义演。

当时对希望工程不太了解，
到了基金会才真正了解希望工
程，半年的时间组织演出、协调
广告、捐款等一系列问题，历经
千辛万苦， 最后以 69 场义演告

终。 这么多场演出没有出现任何
问题， 每一场演出都非常成功，
我认为在成功的背后，是每场晚
会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场
晚会，都是真情的感动。

� � 1986 年国家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那会我经常去山东、涞源，
1990 年年底，我在涞源看到了一
个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
不能苦孩子”。 之后，我提交了一
个报告，要用一年的时间跑遍全
国的大山，拍出一组反映孩子渴
望读书、老师辛勤耕耘的照片。

在策划报告的时候， 在王府

井的一个黑板，我看到上面是 3月
5日的学雷锋日，写着“朋友，让我
们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
酒， 节约一元钱来帮助一个少
年———中国青基会宣”。 跟别人问
了青基会的地址， 我步行了一公
里，爬上十楼，来到青基会办公室，
我跟工作人员说我是摄影的，我要
加入到你们当中，我需要一封介绍

信，一个贫困地区的分布图。 之后
这位工作人员把徐永光请了过来，
就这样，我认识了徐永光。

我拿了 70 个胶卷， 跑了 12
个省 28 个县， 并带回了这组照
片给他看，当时“大眼睛”是 3 个
孩子，徐永光说女孩子更应该受
到社会关注，最后把这张“大眼
睛”定为标志性照片。

� � 1991 年，我当时刚参加希
望工程不久的时候， 发给我的
一个纪念品， 是一个刻着希望
工程徽章图案的石头， 当时应
该是所有的人都有， 这样一块
石头确实挺沉的，我在从 1991
年到现在，期间搬过 4 次家，我
的办公室搬过七八次， 我始终
带着它。

这个石头给人一种力量
感， 我们心中有一些软弱的东
西需要有一些坚强的东西和我
们站在一起。 因为这个石头的
形象是双手托着日出， 而就我
们这一代参与公益的知识分子
来说， 希望工程也是我们心中

的日出。
在希望工程中像我们这些

人，我一直有一个比喻，淮海战
役打完以后陈毅元帅说过一句
话，“淮海战役是 150 万民工用
小车推出来的”。我希望在希望
工程中做一个这样的人， 仗不
是我们打的， 冲锋陷阵的是正
规的团队， 完成这个事业的是
几百万希望工程受助的学生，
他们在时代不公平中， 不去埋
怨时代，而是用感恩的方式，来
接受援助， 他们才是真正的正
规军， 我们只是一个民工在边
上推了一会车，挑了一点担子，
仅此而已。

� 我和公益最早的接触实际
实际上是作为捐赠者来参与的，记
得我在内蒙古、 云南做调研的时
候，看到当地的小孩子，捐过 100、
200块钱，当地的人就说康老师在
做希望工程。 所以在上世纪 90年
代， 在中国做希望工程等于做公
益，做公益等于做希望工程。

随后我和希望工程的接触
是在 1997 年，当时做希望工程
评估，我也是其中一员，之后我
自己启动了一项专门的研究，
研究希望工程。

刚开始做希望工程的时

候，被作为一个扶贫的专家。因
为当时还认为希望工程是一个
扶贫济困的项目， 但我接触了
之后， 我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
东西。 我观察到希望工程不仅
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扶贫济困的
项目， 它关键让我感受到这是
我们社会自己去定义社会存在
什么样的问题， 自己去提出解
决问题的方案， 而且自己行动
起来，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解决
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在社会领
域中社会自主性的觉醒， 社会
力量的一种爆发。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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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7 年 4 月，广西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戴红英老师的
丈夫在中学教书，为了工作，她只好背着孩子上课。

� � 1991 年 4 月，湖北省周七家
小学，孩子们在泥泞的教室上课。

� � 上课条件简陋， 孩子们仍
然露出天真的笑脸。

� � 1993 年 10 月，云南省红河县虾喱村垤玛小学，校舍年久失
修，随时有可能坍塌，孩子们只好露天上课（本版摄影/解海龙）


